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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脑科学研究表明，情绪会影响学生的注意力、动机、问题解决和决策以及从经验中提取积极意义的能力，而学会根据需要调整自己的情绪能使学生成为一个有合作精神的、自信的、愉悦的学习者。本文试图将脑科学、积极心理学研究成果应用于高中历史课堂，探索教师创设积极情绪体验情境促进学生学业学习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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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通常会将情绪学习从学业学习中分离出来，但是这种割裂的学习过程违背了学习的神经科学机制。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学业学习与情绪学习不是孤立的，而且必须在教育实践中将其整合在一起。很多教师培训项目倾向于强调行为理论，结果导致经验丰富的教师只会单方面注意孤立的行为，不能完全掌握错综复杂的学习过程——该过程涉及学业的和情绪的网络，并且两者都在不断地改变、交流、协调和融合。
举例来说，当学生无法集中注意力在学业上，简单地惩罚将错失用恰当的神经科学的方法来激活大脑前额叶皮层的学习执行功能，而亲切地提醒学生自我控制，优化安排，建立一个积极的目标则能使其从关注消极事件转移到关注积极事件上，并且平复愤怒的情绪反应。因此，教师应了解神经科学研究成果并应用于教育实践。优秀的教育方法有助于改变学生不良的情绪性焦虑、臆断、态度、性格、习惯以及抱怨，促进大脑的高效学习。

一．大脑是如何在课堂上学习的

神经科学有三个学习的核心观点：①大脑是学习的基础；②学业表现和情绪健康不可能是孤立的；③积极心理学能够增进最佳学习。具体地说，大脑具有神经可塑性的特征，它通过神经形成过程来作出改变。所有可用的信息都会刺激神经细胞去交流、联结和协调行动。输入的感知信息经过多个脑区和模块的加工，最终产生新的学习、想法、视角以及表现。边缘系统是组成大脑情绪的基本结构。它也是记忆系统的一部分，能够记录积极的和消极的情绪性事件。海马体是大脑边缘系统中的一部分，学习、记忆以及情绪都会汇聚到这个部分，这里是神经生长最活跃的区域。研究表明，海马体是记忆和预测的终端，能够影响个体未来的想法、行动以及想象。总之，大脑是借助所有可用的信息来理解世界的，其中包括感觉、直觉、情绪，尤其是记住的经验。
如果学生学会了如何去管理刺激，那么借助这些信号，他们能够学会放松那些被过度激活的焦虑神经元细胞，并且调节他们的想法、感受和行动。

儿童不仅会思考想法，而且也会思考感受和行为。认知横跨了学习的理解、情感以及动机等多个领域。智力不仅仅体现在学业知识或者认知性能力方面，而且依赖于情绪性直觉。情绪性智力不是先天存在的，它是被后天教授形成的。神经科学研究发现，积极心理学方法能够增强儿童使用积极情绪、积极思想以及积极语言的能力。教师应帮助儿童了解他们的性格、识别他们的感受、鉴定他们的优秀力量，以便增进其学习。正如塞利格曼所言：“教育的传统目标是学习，而更高的幸福感能提升学习能力。因为积极情绪能产生更全面的注意力、更多的创造性思维、更少机械性服从。”
儿童总的幸福感取决于学习经验，这些学习经验能够拓展、延伸以及联系大脑的认知性、情绪性、动机性神经网络，从而生成新的神经通路，帮助儿童从创伤、焦虑以及其他负面情境中复原。所以教师要致力于增强情绪性和学业性智力。

二．有效利用情绪体验学习
距离感、无法重复性是学生历史学习过程中产生畏难情绪的主要原因之一。克服这一消极兴趣的关键是要让学生感受到先人的思想和行为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至今仍有生命力的。只有获得了与学习有关的积极体验，才能为大脑神经发展做好准备。下面以人民版必修一“辛亥革命”概念学习为例，谈谈帮助学生置身历史现场，建构积极认知的操作路径。

1．学会同情：理解革命者的苦衷

对于辛亥革命，常有学生认为这是给清王朝添乱，不给清末新政以发挥作用的机会。有些学者也持这种观点。这样的论断是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事实上，革命前夕，民众对清政府的失望已经发展到不加掩饰的地步，并且在社会上相当普遍。一九一一年五月十二日和十六日，长沙海关税务司伟克非给总税务司安格联的两封信中忧心忡忡地写出他所看到的民众普遍心态：

“毫无疑问，大多数老百姓是希望换个政府的。不能说他们是革命党，但是他们对于推翻清朝的尝试是衷心赞成的。”

“中国的前途似乎非常黯淡。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现在已经公开鼓吹革命，并且获得普遍的同情，而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却尽在瞎胡闹。”

在这两封信的基础上，教师可再展示“公开鼓吹革命”文献——邹容的《革命军》片段：

“我祖国今日病矣，死矣，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若其欲之，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以招展于我神州上。……嗟夫！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时也，此其时也。”

设问：邹容给当时中国复兴开的药方是什么？如何评价？

学生从中不难看到，作为新式知识分子，邹容这一代青年爱国热情真诚而急迫，但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似乎只要把外国书本上的新观念照搬过来就能救国。但是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宣传鼓动，没有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动，辛亥革命是不会发生的。

同情是一种基于大脑的功能，它依赖于镜像神经元的活动。镜像神经元能够模仿他人的感受和行为，在情绪性学习中高度投入。
史料情境的设置就是为了激活学生的镜像神经元，让学生凭借情商而不是推理能力去领会革命者的情绪，认同革命的意义。

2．获得坚毅：从曲折的革命中汲取力量

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领导了一系列反清武装起义，可谓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革命者从未丧失斗志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诚可以给当下缺乏挫折教育的“00”后学子以榜样作用。

1900年10月6日，孙中山发动广东惠州起义，坚持一个月后失败。但他从失败中看到了希望：

“经此失败而后，回顾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有别矣。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想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

再如，1911年广州起义前夜，消息泄露，清军已有严备戒严。但黄兴的内心十分痛苦：准备这次起义花了这么大的力量，改期无异取消，一切努力付诸东流，也无面目去对资助这次起义的海外华侨。因此，他决心拼个人一死，来酬答一切。他对人说：“余人可迈步出五羊城，惟我克强一人必死于此矣。”但抱有这种思想的不只他一人。林文说：“大举不成，尽可做一场大暗杀。克强既决志，吾人拢在一起同拼命耳。”
再加上林觉民的“与妻书”，学生从中不难感受革命者的壮烈与义无返顾。

心理韧性是大脑的优秀力量，它能够将胆量和决心转换为勇气。儿童使用这种优秀力量进行积极适应，就能取代消极冲动，达到个体的最佳状态。俗话说“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勇敢的精神本存在于大脑之中，教师要充分激发这种精神，引导学生治愈消极情绪，昂首阔步冲向胜利的彼岸。

3．传递乐观：讴歌革命带来的进步

辛亥革命因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而失败。学生对这一观点印象深刻，因为教师在讲下一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总要提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这样新旧知识衔接很自然。不过，这也容易给学生造成苛求古人的心理暗示。众所周知，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亲身经历过这场革命的林伯渠，在辛亥革命三十周年时，曾很有感慨地说：

“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同时中华民国的诞生也没有带给他们真正的民主。古人不以成败论英雄，我们也不能因辛亥革命的失败，而忽视它本身的光芒，以及由它而揭开的新的斗争的序幕。”

设问：辛亥革命“本身的光芒”指什么？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怎样的作用？

语言是进行学业学习、情绪学习所必需的，是所有概念发展的基础。同样谈辛亥革命的意义，一般教师的语言往往缺乏感染力，理性有余，却无法传达诸如敬佩、感念、宽恕以及公正等丰富情感内涵，而林伯渠的评价则能设身处地抱有“同情之理解”。教师应在积极心理学语言上为学生树立典范，谨慎地使用语言来传递积极情绪，帮助学生看清历史发展大势，远离消极和刻薄，大胆表达他们所知道的、不知道的和想要知道的，从而不被抽象的、冷冰冰的历史概念所打倒，永远保持积极学习的状态。

三．做高情绪智力的学习者

学者萨洛维和梅耶认为情绪实际上是一种“高阶智力”。他们的情绪智力四因素模型包括感知情绪、利用情绪来促进思维、理解情绪和管理情绪四个维度。具体来说，感知情感需要留意一个人的面孔或声音中传达的微妙的情绪线索。利用情绪促进思维即驾驭情绪，把情绪引向最重要的需求。理解情绪指“读懂”一个人的心思或情境，从而根据环境的需要，作出适当的行为。管理情绪涉及许多心境调节技能。这些技能不易掌握，因为调节是一种均衡行为。优秀的教师能管理自己的情绪，同时向学生灌输信心，以开放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感受。
好的教师能弄清课堂中的情绪信息，从而对教学方法做微妙的调整，以便能有效地与学生分享知识。

就历史教学而言，长时间地讲历史理论知识、识记知识或者频繁地测验很容易使学生感到厌倦或烦躁。教师要学会以安抚性话语和快速的放松活动（如即兴讲个历史故事或者插播一段历史视频）来缓解课堂中的焦虑气氛。有经验的教师能够增强情绪和思维之间的联系。比如赋予历史学习以意义（像周年纪念、时事热点之类的提醒），搭建历史知识与个人成长的关联。只有学生感受到学习的意义才能全力投入学习。教师还可以引导学生运用历史知识来评价和调节自己的情绪，并能对自己的行为以积极的方式来思考。例如在教学“科举制”时，可引导学生思考“如果继续世官制、察举制，那么出身低微的有识之士有多大机会为朝廷效力？怀才不遇的人多了，社会发展会怎样？你怎么看待高考制与科举制的异同？你能找到更好的人才选拔制度吗？站在历史的高度，我们应该如何评价中国的考试制度？”教师通过类比和追问的方式，向学生传达辨证看待历史与现实的思维，对“存在的合理性”给予认同，从而避免消极、极端的厌学情绪反应。

总而言之，为了学生幸福地学习，为了教授积极情绪，教师应该思考以下问题：在备课时发掘课程中包含哪些情绪内容？这节课怎样与调节情绪相联系？如何将知识概念和情绪评估两者结合在一起授课？如何将情绪转换产生的时刻作为教学时刻，帮助学生通过多种感觉方式来正确辨别、解释、理解和有效管理自己的情绪？儿童通过观察进行学习，教师的积极情绪投入和教学机智展示必将赢得学生更高的学习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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